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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雨爱情夫人克黄的
中将王尚荣与

“

难道我还不相信你 ? ”
肃反风波

,

黄克想到了

自杀

194 3 年初春
,

寒气逼人
。

一股肃反扩大化的寒风从西北高原吹到了绥

德警备区
,

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作了《抢救失

足者》的报告
,

掀起了所谓
“

抢救运动
” ,

大搞
“

逼
、

供
、

信
” ,

革命队伍中顿时人心危危
、

乌烟瘴气
。

王尚荣去西北局开会的第二天
,

司令部的一

位同志找到黄克
: “

从明天开始
,

你到政治部党支

部参加整风
。 ”

黄克心里一惊
,

到政治部作什么?是把 自己列

为整风对象吗 ?这不大可能呀 !不可能的事还是发

生了
。

一位和黄克相识的人
“

勇敢
”

地揭发了她
:

有

人找过黄克
,

让她给首长下毒 !

“

你是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?你的身份很清楚

吗?
”

“

你嫁给王尚荣的目的是什么? 做了个
`

宫太

太
’ ,

你想了解些什么?
”

“

你的一举一动
,

你想过后果吗 ? ” … …

一连几天几夜
,

车轮式的谈话
,

严厉的言辞
,

反复地诱劝
,

不外乎想审出一点
“

有分量
”

的东西
,

让这个
“

失足者
”

及早承认自己的问题
。

这天夜晚
,

黄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
,

心

中像压了块大石头
,

欲哭无泪
,

欲怒无言
,

这突如

其来的打击如同将她陷进了一潭污泥之中
。

刚出生的女儿甜甜地睡着了
,

黄克心里起伏

难平
, “

我参加了革命工作
,

加入了中国共产党
,

为

了抗 日
,

从东北到北平到延安
,

心中始终坚持着中

国共产党能救国救民
,

这哪里有错 ?我与王尚荣经

罗校长
、

贺师长介绍确立夫妻关系
,

在同一战壕里

出生人死
,

又是哪里不对 ? ”

黄克甚至还想到
,

当时

要不是罗校长亲自撮合
,

说不定自己还不嫁给王

尚荣这个
“

大官
”

呢
,

怎么嫁给
“

首长
”

就是有野心
,

就是动机不纯
,

就是失足者呢 ? 黄克怎么也想不

通
。

刚烈的她在脑中忽然冒出个念头
:

与其这样被

人无辜地威逼审讯
,

到不如一死了之
,

清清白白地

不让尚荣受牵连
。

她匆匆抱起可爱的女儿
,

来到村

中的那口井边
,

就在她想纵身一跳的时候
,

女儿的

哭声揪住 了她的心
。

她不由一怔
:

不能这样
,

不明

不白地去死
,

假的不也成 了真的了吗 ? 尚荣将怎么

想 ? 她改变了主意
,

抱着女儿匆匆回到家
,

在油灯

下写了一纸情况汇报
。

第二天一早
,

黄克就把这张报告连同女儿一



起放到了政治部主任的桌子上
。

就在黄克焦虑地等待消息的时候
,

王尚荣带

着警卫员过来领人了
。

黄克一见到王尚荣
,

心里难过至极
。

她觉得
,

都是因为这场婚姻才给彼此带来如此大的磨难
,

便没好气地说
: “

我是要毒死你的特务
,

还来接我

干什么? ”

接着
,

便呜呜地痛哭起来
。

王尚荣却宽慰地笑了
: “

组织上这样做
,

是对

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
,

唉呀
,

这样一查
,

不证明你

是好同志了吗 ? ”

黄克余怒不消
: “

那不是还没审完吗? 干嘛他

们现在让你接我回去
,

我已作好了准备
,

女儿都带

过来了
,

他们不审查清楚
,

我决不会 回去 ! ”

“

哎
,

算了算了
。

我不是相信和了解你吗 ?组织

上怀疑是组织上的事
,

别人审讯逼供是别人的事
,

难道我还不相信自己的老婆
,

不管人家怎么说
,

只

要我心中清楚就行
。

对于这样的事
,

你要保持清醒

的头脑
,

对就接受
,

没有就别想其他的
,

不能枢气 ;

再说
,

原来反映这个事的人现在也改口了
,

说是被

逼得无奈瞎编的… …
”

王尚荣接着又说
: “

一个人受点冤枉是正常

的
,

我在 19 3 3 年的时候
,

也被打成
`

改组派
’ ,

当

时
,

我正跟着红军队伍在湘西搞游击战争
,

突然上

边来人
,

不由分说就把我捆走了
。

不少同志就这样

不明不白的倒在自己的枪 口下
,

大概是当时阎王

看我太小
,

不愿意收这么年轻的徒弟
,

我才从死神

那边走了回来 ;后来发 了我五块大洋让回家
,

我却

死活不走
,

我生是革命队伍的人
,

死是革命队伍的

鬼
,

干革命就没打算过活命
,

管他怎么死呢 ?这不
,

我现在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?看来
,

这你得向我学习

学习
,

不就刚刚逼审你
,

就啥也不顾了呢… … ”

一番话
,

终将黄克说得破涕为笑
。

她更了解了

尚荣
,

更感到这是一个宽大的胸怀
,

一个可以终生

倚靠的温暖身躯 !

七八月间
,

独一旅的审干
“

坦白运动
”

热火朝

天地闹了起来
,

一下子有问题或可疑的干部达

24 0 多名
。

有些人
“

坦白
”

了又
“

翻案
” ,

今天
“

翻

案
” ,

第二天又
“

坦白
” 。

领导上则大搞
“

逼
、

供
、

信
” ,

“

坦白
”

受到
“

优待
” ,

坚持真理者则受到打击报

复
。 “

难道这都是真的吗 ? ”

王尚荣彻夜难眠痛苦地

思索着
, “

抢救失足者
”

开展得如此如火如茶
,

对抗

日战争渡过难关到底有多大好处 ? 作为独一旅副

旅长
,

他深感 自己的责任重大
。

这么多党员
、

干部

如果都是假的
,

不忠于革命事业
,

怎么能带兵打了

这么多胜仗?王尚荣想了许多
,

一时怎么也找不到

答案
,

他反复在心中对 自己说
,

莫非
“

运动搞错

了? ”

他与朱辉照政委反复交换意见
,

在当时那种

形势下
,

王尚荣还是大胆表露自己的心迹说
: “

肃

反运动在党内以前也有过
,

我们是吃过大亏的
,

现

在不能再这样葬送革命的成果了! ”

他命令自己的

警卫员悄悄地给联防司令员贺龙
、

政治委员李井

泉送去了报告
,

提出对此问题的看法
。

党中央也了

解到独一旅审干发生了一些错误
,

决定加强领

导
。 “

王尚荣这个报告情况很有分量
,

我看独一旅

的审反运动该降温了! 这么多表现好的同志党员

都是
`

特务
’ ,

我们打 日本还打不打? ! ”

贺龙激动地

说
。

“

你到独一旅去
,

摸一摸情况
,

帮助他们进行

平反 ! ”

贺老总对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洒淇说
,

“

领导上已承认了错误
,

但受了冤屈的干部意见仍

然很大
,

旅领导常受到干部们的包围质问
,

弄得很

难工作
。 ”

于是
,

在贺老总的直接干预下
,

杨琪 良和

甘洒淇着手于平反工作
。 “

这给我们上了一课
,

我

们要的是和平统一安定的工作环境
,

人心危危怎

能搞好工作打赢敌人 ?
”

甘泅淇感触颇深地说
。

“

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
。

我们这样就更

加明亮了! ”

王尚荣向黄克认真地说
。

黄克的心暖融融的
,

她紧紧地盯着尚荣
,

不停

地点头
。

风云突变
,

王尚荣被押进了监狱
。 “
黑干将

”
的

妻子给周总理写信

就在王尚荣呕心沥血
,

不分昼夜地坐镇中枢
,

盯着祖国的东南海防的时候
,

他怎么也没料到
,

一

场意想不到的
“

战争
”

会突然铺天盖地袭来
,

把他

卷人旋涡并淹没多年
。

19 65 年 12 月初
,

作为总参作战部长的王尚

荣突然被召去上海
,

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

议
。

一到上海后
,

他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

瑞卿总长
,

并将其定性为反党
、

反社会主义
、

反毛

泽东思想的
“

三反分子
” … …

前些天的报纸上不是还称罗总长为
“

毛泽东

的亲密战友
” 、 “

好学生
”

吗 2王尚荣感到愕然 !

会后
,

他私下对秦基伟等老战友交谈时说
:

“

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
,

我实在想不通
,

罗瑞

卿会有什么问题? ”

接着
,

他理直气壮地说
: “

还不是林彪向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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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告状
,

诬告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 !
”

然而
,

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
,

半年多之后
,

他

自己竟也成为
“

阴谋夺权者
” ,

被揪了出来
。

9 月 l 日
,

以中央军委名义宣布了
“

王尚荣
、

雷英夫停职反省
”

的决定
。

9 月 3 日
,

又派两位副

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
,

动员干部对王尚荣等

开展揭发
、

批判
,

并给王尚荣先入为主地定下了
“

反党夺权
”

和
“

企图颠覆总参党委
”

的罪名
。

从 9 月 2 2 日开始
,

在林彪等人的指使下
,

作

战部召开党委扩大会
,

对王尚荣进行揭
、

批
、

斗
。

开

会期间
,

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作了要王尚荣
“

隔离

反省
”

的决定
。

首先是用
“

毛家湾党支部
”

(林彪驻地 )名义贴

此
,

王尚荣被
“

隔离
”

在大院胡同 12 号的一间小屋

子里
。

2 6 日
,

总参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给总参党委

写了建议组成专案小组的报告
。

or 月 4 日
,

总参

党委批复作战部党委
:

同意关于成立王尚荣等专

案小组的报告
,

主要任务是搜集
、

整理
、

调查
、

核实

王尚荣的所谓
“

反党罪行的材料
”

和起草
、

编写所

谓
“

定案材料的报告
” 。

江青对专案小组的人员说
, “

总参有鬼
,

你们

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抓出来
,

就是多抓了也没

问题 ! ” 19 66 年 12 月 30 日
,

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

上公开煽动说
: “

贺龙有问题
,

你们要造他的反 ! ”

19 6 7 年 2 月初的一个夜晚
,

林彪把江青等一

...̀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r

出了攻击贺龙驻地的 16 名群

众写的
“

炮轰办公厅党委
”

的大

字报
,

林彪
、

叶群竟然要利用这

张大字报来诬陷贺龙与王尚荣

是
“

早有预谋的
” , “

反党活动密

切配合
” 。

然后又 以总参文革小

组和军委名义三次发电报
,

要

求全军都来揭发土尚荣的
“

问

题
” 。

王尚荣并不害怕
,

他说
:

心

正不怕邪
。

自己与贺龙元帅是

战友加同志的关系
,

红军时期
,

八年抗战
,

他都在贺老总的领

导下
,

打了许多胜仗
,

学到了许

多带兵打仗和如何做人 的经

验
。

19 53 年秋至 19 5 4 年冬的

不到两年时间里
,

贺龙担任西

南军区司令员时
,

工作上又有
王尚荣于 19 55 年授于中将军衔时

帮亲信召集过来
。

江青首

先面授机援
,

说
: “

要搞倒

总参
,

必须先从作战部动

手 ! 要放火烧山
,

越乱越

好 !
”

林彪发话了
, “

王尚荣

与贺龙是一 个鼻孔 出气

的
,

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
,

要罢官
。

宁愿提个连长当

作 战部 长
,

也不 要这个

人 !
”

作战部党委于 6 月

17 日再次派人找王尚荣
,

极为严肃地说
: “

你要交代

同贺龙
、

廖汉生的关系
,

这

样对你有利
。 ”

王尚荣作为

一个党员
、

作为一名正直

的军人
,

良心和责任告诉

他
,

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

过来往
。

他敬重元帅的功勋
、

人格
。

他相信贺龙不

会搞
“

兵变
” ,

把 自己列为
“

兵变
”

的
“

黑干将
” 。

在这场腥风血雨铺天盖地到来之际
,

黄克便

时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
。

尽管王尚荣坚信自己

不是什么
“

三反分子
” ,

但黄克还是劝他要作好足

够的思想准备
。

一天傍晚
,

王尚荣低着头
,

沉思良久
,

他对黄

克说
: “

如果真有那天
,

你要做到三条
:

一是相信我

们自己没问题
; 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

,

带好孩子 ;

三是相信总会有团聚的一天… … ”

这一天
,

很快就来了
。

9 月 24 日
,

从一辆吉普

车上跳下几名军人
,

他们把王尚荣押进了囚车
。

从

见风使舵
。

王尚荣理直气壮地明确表示
, “

如果你

们尊重事实
,

我王尚荣与贺龙
、

廖汉生没有任何不

正常的关系 !
”

2 月 2 2 日
,

王尚荣被押送到北京西邻卫戍区

的一处营房里
。

这里曾经是清朝末年一个落魄王公 的小行

宫
,

解放后
,

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住在此地
。

可

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关押被
“

打倒
”

了的共产党要

员的绝密监狱 !

王尚荣被安置在一间简易平房里
,

除 了一张

小床外
,

别无他物
,

有一扇小窗
,

也用报纸糊得严

严实实的
,

小窗的下端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正方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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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洞孔
,

洞孔上挂着一小块白粗布帘子
,

这是哨兵

观察情况的专用
“

观察口
” ,

洞 口虽小
,

但能看清囚

室每个角落的
“

阶级斗争新动向
” 。

按照上级要求
,

哨兵还要通过这个小小的洞 口
,

每隔一分钟观察

一次
,

认真做好记录
,

看看
“

特犯
”

是规规矩矩
,

还

是乱说乱动
,

或者是妄想逃避惩罚而图谋 自杀

等
。

王尚荣在这个
“

监护点
”

里被统一编为
“

第八

号监护对象
”

(以后哨兵们都喊他
“

八号
”

)
,

在这里

同王尚荣一起被
“

监护
”

的还有彭德怀
、

黄克诚
、

罗

瑞卿
、

谭政
、

陈再道
、

彭真
、

陆定一
、

林枫
、

李井泉

等
。

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
,

在囚室里的王

尚荣开始看到一线春天的曙光
。

在囚室里渡过五个春秋的王尚荣
,

感到有平

反和恢复 自由的希望了
。 “

九一三
”

事件后
,

中央二

办和总参谋部的领导班子
,

经过批准进行了调整
,

对王尚荣的
“

专案审查
” ,

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变

化
。

先前那种扩大化
、

妄加罪名的逼供式的
“

突击

审讯
”

和
“

围攻
” ,

终于有所收敛
。

19 72 年 4 月
,

王尚荣的三儿子王柏德由山西

浑源县各沱大队
,

去河南明港看望病中的妈妈
,

返

回时路过北京
,

听说有的老干部已经解除监护了
,

他便壮着胆子向专案组请示
,

要求去探望多年未

见过面的爸爸
,

出乎意料要求被批准了 !

专案人员把王柏德带到了八里庄附近的一个

院落
,

让他在这里等着
。

妈妈在来信中早已叮嘱过他
,

只要一见到爸

爸
,

一定要想办法给他照几张相带到河南来
,

让妈

妈和弟弟
、

妹妹看看爸爸这几年在监狱里的真正

样子
。

柏德好不容易从山西借了个照相机
,

把它藏

在随身挎的军用小黄包里
。

他想
,

今天见到爸爸
,

不管他是什么样子
,

我一定要给他拍几张最好最

清晰的全身照
,

让妈妈和弟弟妹妹高兴高兴 !

等了一个多小时
,

柏德终于看到爸爸慢慢地

向他走来
。

他的背驼了许多
,

胡子拉叉乱作一团
,

衣服又脏又破
,

这哪像印象中的父亲 !

柏德迫不急待地扑上前去
,

连连叫道
: “

爸爸
,

爸爸 !我是柏德呀卜
· ·

… ”

柏德强忍悲愤
,

抑制住自

己的感情
。

他怕爸爸伤心
,

妈妈曾经多次严肃地向

他们兄弟姐妹交代过
,

不管在什么时候或是什么

地方
,

见到爸爸不准掉眼泪
,

不准哭
,

不能给爸爸

再增加心理上的伤痛
。

专案人员和哨兵一转身
,

柏

德马上就偷偷掏出照相机
,

不停地给爸爸拍照
,

一

张又一张
,

可是
,

不到两分钟时间
,

就被专案人员

发现了
。

他们慌忙跑过来
,

恶狠狠地质间道 :

“

谁让你在这里拍照? 这早有规定
,

难道你没

长眼睛 ? ”

于是
,

不由分说
,

随手把柏德的胶卷全部没收

了!

柏德心中顿时燃烧着一团愤怒和仇恨 的火

焰
。

他拼命地咬着牙
,

紧紧地攒着拳头
,

把眼泪吞

进肚里… …

王尚荣抚摸着儿子的头
,

端祥着他的脸
,

声音

沙哑地询问起这几年来家里的情况
,

询问着黄克

的处境
。

柏德按照妈妈的规定
,

只讲好听的话
。

他

告诉爸爸
,

妈妈和弟弟允泉
、

妹妹和平在河南
“

五
·

七
”

干校劳动
,

大哥二哥
、

大姐二姐他们在陕西
、

山西插队劳动
,

柏德告诉他大家身体都很好
,

只是

非常思念爸爸
。

注视着久别重逢的亲骨肉
,

倾听着

他讲述的新情况
,

王尚荣胸怀稍得舒展
。

黄克带着小女和平和有病的幼子允泉在河南

信阳县明港镇
“

五
·

七
”

干校劳动改造
。

一开始母

子三人在一起
,

虽然生活艰苦
,

但每天能团聚在一

起
,

相依为命
。

可是
,

没过多久
,

干校领导接到
“

上

级
”

首长的通知
,

要求对黄克要认真改造
,

严加看

管
,

并定期汇报她的劳动学习情况
。

于是
,

和平被

勒令到林场劳动
,

允泉被安排到农场养羊养马
,

黄

克去菜园种菜
。

母子三人拆得东一个西一个
。

黄克

的心在滴血
,

自己的骨肉近在眼前却如隔天涯
,

想

见一面都困难重重
。

长期的劳累
,

高度的精神压抑以及无休止的

牵挂
,

黄克经常性的彻夜不眠
,

导致了眼底出血
,

疼痛难忍
,

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
,

快要变成一个双

目失明的人了
。

干校不敢给她这个
“

黑干将
”

的妻子作任何医

治
,

黄克只得写信向原单位求救
。

原单位也无能为

力
。

后来
,

病情一天天地恶化
,

眼底连续黄斑出血
,

在万般无奈之际
,

黄克想起了周总理
。

总理接到黄克的信后
,

心里不是滋味
。

他浓眉

紧锁
,

嘴里不停地念叨着
:

王尚荣这个人我清楚
,

他是个老实人
,

对党对革命有功
,

他的老婆和孩子

如今落到这个地步
,

这像什么话卜
· ·

…

197 2 年 5 月
,

在总理的批准和多方努力下
,

黄克带着两个孩子
,

由河南回到了北京
,

这才有了

医治眼病的权利和看望丈夫的机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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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踏上北京的土地
,

黄克就心潮起伏
,

她恨不

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到王尚荣所囚禁的地方
,

去看

个究竟
。

然而
,

约定允许看望王尚荣的这天
,

专案组只

准允刚
、

和平
、

允泉三兄妹去看爸爸
,

却不准黄克

前往
。

黄克愤怒至极
,

争辩道
: “

老婆子从几千里外

来见一次老头子
,

有什么不对的 ! 为什么不允许我

去卜
· ·

…

不管黄克怎么争辩
,

专案组就是不许
。

专案组给三兄妹规定了
“

三不准
” :

见到你爸

爸
,

一不准讲林彪事件 ; 二不准问案件的性质 ; 三

不准间住在什么地方
。

黄克把女儿和平叫到身边
,

低声向她说
: “

你

去问问爸爸身体好不好
,

说我现在就在北京
,

我一

定会想办法尽快见到他
。 ”

并反复叮嘱孩子们
,

一

定要忍住
,

千万不能在爸爸面前掉一滴眼泪
。

和平和允泉在哥哥允刚的带领下
,

在规定的

接待室里等候着爸爸的出现
。

王尚荣被看守哨兵

带了出来
。

和平一下子飞跑过去
,

扑在爸爸的怀

里
,

她搂住爸爸
,

拼命地摇晃着他的身体
,

和平在

爸爸的耳边
,

不停地说
: “

爸爸
,

你的身体好不好
,

我妈就在北京
,

她会马上来看你 ! ”

王尚荣神情呆板
,

只是不停地发出
“

啊 ! 啊 ! ”

的喘息声
。

和平极力忍住 自己的泪水
,

继续用力摇晃着

爸爸
,

趴在他的耳旁
,

说
: “

爸爸
,

林彪是个大坏蛋
,

他叛乱出国
,

已经摔死了! ”

王尚荣没有听懂女儿

的话
,

可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却听懂了
,

他们马上

走过来
,

把和平强行拉开
,

和平紧紧抱着父亲
,

险

些被拉倒在地
。

这时
,

王尚荣才好不容易地清醒过

来
。

他猛力地摆摆头
,

略停了一下
,

轻轻地抚摸着

幼子允泉的头
,

眼中慢慢溢出亲切温柔的光
。

然后
,

他轻声地问允泉
, “

你妈妈身体好吗 ? ”

允泉点了点头
。

三兄妹也有自己的办法
:

他们把所

知道的事都讲给爸爸听
,

对一些关键的话
,

害怕专

案人员听到后进行干涉
,

就有意把桌子上的茶缸

撞倒
,

用手指蘸水写字让爸爸看
。

就这样
,

王尚荣

知道一些老首长
、

老战友已经
“

解放
”

了
,

尤其是周

总理批复黄克的信
,

使家人能与他会面
,

他脸上流

露出微笑
,

显出由衷的喜悦
。

这是王尚荣多年来的第一次笑容
,

是望见晨

一
寒鬓筹茸

曦的欢欣
。

黄克虽然从孩子们 口里了解到王尚荣的一些

情况
,

但无沦如何没有见上面啊 ! 眼见为实 ! 她总

不能辛辛苦苦来趟北京
,

连 日夜挂念的丈夫也见

不上一眼吧 !

黄克怎么也死不了这条心
,

她反复地寻找机

会
,

向专案组提出抗议
。

12 月 27 日
,

专案组终于

允许黄克去看望工尚荣
。

陪同她的有允刚
、

安青
、

和平
、

允泉这四个孩子
。

专案人员对黄克说
: “

你身体不好
,

来个医生

一起去
,

防止你犯病
。 ”

“

谢谢
。 ”

黄克接着说
: “

七年啦 ! 老婆子第一次

看望老头子
,

无非是激动些
。

我的病主要是思想问

题
。

在政治路线斗争中
,

我知道应该站到哪一面
。

我对 自己
,

对王尚荣最清楚
,

不需要医生去 ! ”

仍是在八里庄附近的那个院内
,

在那一排平

房里
,

黄克与王尚荣终于见面了 !

“

真够难为你了
。

你身体不好
,

又拖着这么多

孩子
。

他们从出生到长大成人
,

我一概没管过
。

你

又过早复员
,

没有工作
,

没有工资收人
。

我出去之

后
,

就是拉三轮车
,

也要养活你和孩子们 ! ”

王尚荣

动情地对黄克说
。

“

我听说你挨打
、

受罪
,

早就想来看你
,

但他们

不准 !
”

黄克安慰着王尚荣
,

继续说
: “

你临走时嘱咐

我的话
,

我都给孩子们讲了
,

他们都坚信爸爸没有

问题
,

也都经受了锻炼
,

长大了
,

成熟了
。

但没想到

你一走会这么多年
。

现在总算见面了
,

也有权利看

你了 ! ”

黄克一边说着
,

一边用手抚摸着丈夫
,

当她看

到王尚荣两腿肿得厉害
,

她心如刀绞
,

泪盈欲滴
,

也顾不得有孩子们在场
,

让王尚荣解开衣扣
,

退下

裤子
,

检查他全身被打伤的情况
。

王尚荣身上有明显的伤痕
,

黄克这时再也忍

不住内心的愤怒
,

声色俱厉
,

喊来了专案人员
。

“

这是你们打了他的心脏和下身要害部位所

造成的
,

法西斯手段 ! 我要向毛主席
、

周总理写报

告
,

请示送他到医院治疗 ! ”

四兄妹也围了上来
,

见此情景
.

无不惊讶
。

第

一次来看爸爸的安青
,

强掩怒火
,

也开腔质问 : “

我

爸爸究竟有什么问题
,

你们这样对待他 ?贺龙的问

题都清楚了
,

我爸爸还有什么事 ? ”

一名专案人员吱吱唔唔地说
: “

最初是按
`
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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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
’

对待
,

我们也得划清界限
,

不然也得关起来

受迫害!
”

“

我早就讲过
,

我的问题很简单
,

一天一天地

数
,

也能查清楚
,

根本不需要七八年的审查
。

耽误

了我为党工作的好年华
。

即使不让我工作
,

我也还

要革命
,

跟党走到底 !
”

王尚荣急忙插话说
。

就是在这种时候
,

他心里装的仍旧是党的事

业 !

自此之后
,

黄克带着孩子
,

把写给毛主席
、

周

总理的报告
,

送到中南海西门接待站转报
。

197 2 年 1 月 10 日
,

毛泽东亲 自参加了为陈

毅元帅举行的隆重追悼会
,

并接见了陈毅的夫人

张茜
,

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
,

是个好同志
,

是支持

他的
。

毛泽东的这一席话
,

无疑是给受
“

二月逆流
”

而身陷冤狱的一些老干部
,

带来了希望的曙光
。

解放了… … ”

黄克听到这一消息
,

高兴得一时竟说

不出话来
,

热泪夺眶而出
,

她走上前去
,

紧紧地握

住李锡德的手
,

半晌才问了一声
: “

你是怎么知道

的 ? ”

“

我是从专案组那里得到的消息
。 ”

“

这是真的吧 ?
”

黄克用颤抖的声音
,

再一次轻

声地问道
。

“

千真万确 !本来专案组不让把这一情况告知

你
,

我怕你等得着急
,

悄悄跑过来转告你 ! ”

黄克随

即提出要去看望尚在医院的王尚荣 !

3 0 日晚
,

中央
“

二办
”

负责人和专案组的两名

同志
,

来到了解放军 3 04 医院
,

宣布解除王尚荣的
“

监护
” ,

但不给他结论
。

王尚荣表示
,

不给结论就

不出去
。

他十分坚决地说
: “

我等你们作好结论再

出去吧 ! 已经被关八年了
,

这短短的时间我也不

王尚荣在实地考察中

急
,

能等下去
。

不然
,

我没法向老婆孩子交代

啊 ! 见了老战友又怎么说呢 ? ”

正在这时
,

黄克跨进了病室
,

走到了王

尚荣的床边
。

“

你来干什么 ? ”

专案组人员一见黄克
,

恶狠狠地问道
。

“

你能来
,

我就不能来 ? ”

黄克理直气壮

地回答
。

王尚荣见到黄克进来
,

如卸重负地说
:

“

他们让我出去
,

却不给结论
,

你也没有来
,

我去哪里 ? ”

这时
,

专案组人员将一张要王尚

荣出席
“

八一
”

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
,

递给了

黄克
。

接过烫金的请柬
,

黄克这时才深信王

尚荣是真的
“

解放
”

了 !

随即
,

王尚荣搬出了 304 医院
,

汽车把

19 74 年 7 月 29 日
,

毛主席亲自指示
:

王尚

荣
、

杨成武
、

吕正操
、

余立金一定要参加
“

八一
”

建

军节的招待会
,

还要见报
。

此时此刻
,

黄克和被监禁的王尚荣都蒙在鼓

里
。

这天
,

黄克在家里
,

找出两年前儿子柏德去看

望父亲时带回来的一件旧毛衣
。

她把毛衣抱在怀

里
,

上下端详
,

反复查看
。

睹物思人
,

她仿佛看到丈

夫就在眼前
,

久久舍不得放下毛衣
。

突然
,

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
,

打断了她的思

绪
,

接着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
。

黄克走上前去
,

才

发现是作战部办公室副主任李锡德
。

“

好消息 ! 好消息 !王部长要解放了
,

王部长要

他们送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后楼
。

刚安顿下来
,

就

有人进来
,

说是要给王尚荣量体裁衣
,

为明天去参

加
“

八一
”

建军节宴会作准备
,

一直折腾到深更半

夜才离去
。

此时
,

万籁俱寂
。

室内只有王尚荣
、

黄克

夫妇
。

“

我知道你会出来的
,

这么多年我一直盼着这

一天卜
· ·

… ”

“

难为你了
,

我对不起你和孩子
,

让你们为我

吃尽了苦头卜
· ·

… ”

他们面面相对
,

这是夫妇间的

真挚爱情
,

也是战友间的高尚情谊
,

八年来的风风

雨雨
,

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追求和企盼
,

终于赢得了

第一次团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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